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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界的莫札特—陶哲軒（下） 
李學數 

（接上期） 

五、他究竟怎樣做研究呢？  

 

  他說：「我並沒有任何神奇的能力。我看著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像是我曾經解過

的問題，我就會想，之前用過的方法也許在這裏也會有用。當所有的嘗試都失敗時，我

就會想一些小技巧，試著取得一些小進展，但是仍然不是正確的解答。我就這麼把玩著

這題目好一陣子，直到我解決它為止。 多數的數學家在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會試

著直接去解決它。但是就算他們能解出來，他們也許還沒有能全盤的瞭解他們做了什

麼。在我嘗試解決問題的細節之前，我會先設定我的策略，一但我有瞭解題的策略之後，

就算是很複雜的問題也能被拆解成許多的小問題。我從來不滿足於只是解決問題，我總

是想看看，如果我對問題做一些改變，那會發生什麼事。」 

   

他對數學的態度日趨成熟。回想當年一串串的數學競賽、論題會與考試，「就像快

跑比賽。而在真實的數學世界裏，數學研究應該像馬拉松。」但是，陶哲軒也說：「如

果你想學好數學，必須從一些最基本的訓練開始，好比你想成為一個鋼琴家，就得從大

量的練習曲開始，雖然這些訓練往往是乏味的。」 

 

  現在正接受 David and Lucille Packard 基金會資助的陶哲軒這樣說：「當我實驗足

夠了，我就會對這個問題取得深入的瞭解。之後，一旦有類似的問題出現，我就會知道

哪些技巧可以用，而那些不能用。」 

  

  陶哲軒又補充道：「這無關聰明或是反應快速，就像爬一座峭壁，如果你非常強壯

而且動作迅速，又有很多的繩子，那會很有幫助。但是你仍然需要規劃出一條可行的登

山路徑，這才能讓你成功的登頂。能快速的做計算和知道很多的事實就像是一個有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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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快捷反應跟好工具的登山人。但是你仍然需要計畫 (這是艱難的部分)，而且要能綜

觀全局。」 

 

  這些年來，他對數學的看法已經有了改變。  

  他說：「當我小的時候，我對數學有著浪漫的想法，總是認為艱難的問題都是靈感

來的時候靈光一閃解決的。那總像是 ── 『讓我們試試這個試試那個，看看能不能有所

進展，或是，這沒用，試試別的，突然，噢，這有條快捷方式』。當你花了足夠久的時

間，你總是會在某個時間經由一個後門做出通往困難問題的進展。最後，通常你會覺得 

─ 『噢，我解決這個問題了。』」 

  

  陶哲軒總是專注在一個問題上，但是仍然會在腦中擺著十幾二十個問題。他說「希

望有一天，我可以找到方法，把它們都解決。如果有個問題看起來是可以解決的，但是

卻解決不了，那會讓我食不下嚥的。」 

  

  以下是他對新聞記者的問題之回答。  

 

  問：您怎樣尋找下一個新問題？您怎麼知道一個特殊問題真的有趣？  

  陶哲軒：通過與其他數學家談話，我會得到許多問題和合作者。我可能比較幸運，

因為我最初的領域調和分析與數學的其他領域（偏微分方程，應用數學，數論，組合數

學，遍曆理論等）有如此之多的聯繫和應用，因此，我從不缺少需要解決的問題。有時，

通過系統地調查某個領域並發現文獻中某個缺陷或空白，我能偶然地發現一個有趣的問

題，比如，類推兩個不同的物件（如兩個不同的偏微分方程）並比較兩個物件已有的正

反結果。  

 

  我喜歡探討一些模糊和普通的問題，比如「如何控制發展方程的長時間動力學問

題」，「什麼是從組合數學問題中分離出結構的最好辦法？」我被這些問題所吸引，因

為通過迫使某人發展出解決其中一個問題的新技術，有可能推動問題的發展，而這些問

題會以簡單的方式（如，玩具模型的方式）出現，這就避開了所有困難而僅剩下一個。

當然，儘管根據以往的經驗，某個問題的解決看似比較容易，但通常事先不會知道困難

是什麼。我還是一個交叉學科研究的狂熱愛好者──從一個領域獲得思想和見識，再將它

們應用到其他領域。比如，我與 Ben Green 在質數等差數列方面的研究思想，部分來

源於我試圖理解 Furstenberg 的遍歷理論用於證明 Szemeredi 定理背後的想法，結果

這種想法與 Green 為解決這個問題而長久思考的數論與傅裏葉分析的論證非常吻合。 

 

問：數學中有『熱門話題』這種說法嗎？如果有，您認為我們現在的『熱門話題’

是什麼？』  

   

答：我真的只熟悉我所從事的數學領域，所以我無法說出其他領域的『熱門』是什

麼。但是在我的領域，非線性幾何偏微分方程是冉冉升起的熱門（最具戲劇性的是佩雷

爾曼（Perelman）用裏奇（Ricci）流來解決龐加萊（Poincare 猜想），如今在幾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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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拓撲學、動力系統和代數的方法間有越來越多的融合。組合論方法應用於數論，

人們通過首先對相當多的任意集合（如正密度整數集）建立結果來發展關於特殊集合的

結果（如質數），現在也是相當活躍的，此外組合方法允許提供一個頗為不同的工具（包

括遍歷理論）於其他方法，這些我們最近在解析數論中曾應用過。 

 

 
                              2007.4.4-4.6 在麻省理工學院 (MIT) 演講 

   

 

  問：您怎麼看待數學與公眾之間的關係，這種理想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答：這種關係在不同的國家間有很大的差異。在美國公眾中有種含糊不清的觀點，

認為數學在某種程度上對各種『高科技產業』來說是『重要的』，但數學很『難』，最

好讓專家來做。因此，公眾支持資助數學研究，但卻少有興趣去發現數學家究竟在做什

麼。最近，大量的電影和其他媒體都涉及到數學家，但不幸的是幾乎沒有一部能對數學

本身以及它所做的東西有精確的理解。我不希望看到數學被過多地神秘化，我希望數學

能被更多的公眾所接受，儘管我本人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目的。  

   

陶象國認為，一流數學家喜歡與陶哲軒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合作中不是利

用別人，而是激發合作者的才能。「哲軒從來沒有和別人爭執過，他想的都是怎麼開開

心心地和別人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責，爭權奪利。中國的數學家們如果多一些合作，少

一些爭執，中國的數學才會有更快的發展。」  

 

六、陶哲軒談什麼是好的數學？ 

   

數學品質的諸多方面，我們都認為數學家應該努力創造好數學。但「好數學」該如

何定義？甚至是否該斗膽試圖加以定義呢？讓我們先考慮前一個問題。我們幾乎立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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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意識到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數學都可以被稱為是「好」的。比方說，「好數學」可以指 

(不分先後順序)：  

   

好的數學題解 (比如在一個重要數學問題上的重大突破)；  

  好的數學技巧 (比如對現有方法的精湛運用，或發展新的工具)；  

  好的數學理論 (比如系統性地統一或推廣一系列現有結果的概念框架或符號選擇)；  

  好的數學洞察 (比如一個重要的概念簡化，或對一個統一的原理、啟示、類比或主

題的實現)；  

  好的數學發現 (比如對一個出人意料、引人入勝的新的數學現象、關聯或反例的揭

示)；  

  好的數學應用 (比如應用於物理、工程、計算器科學、統計等領域的重要問題，或

將一個數學領域的結果應用於另一個數學領域)；  

  好的數學展示 (比如對新近數學課題的詳盡而廣博的概覽，或一個清晰而動機合理

的論證)；  

  好的數學教學 (比如能讓他人更有效地學習及研究數學的講義或寫作風格，或對數

學教育的貢獻)；  

  好的數學遠見 (比如富有成效的長遠計畫或猜想)；  

  好的數學品味 (比如自身有趣且對重要課題、主題或問題有影響的研究目標)；  

  好的數學公關 (比如向非數學家或另一個領域的數學家有效地展示數學成就)；  

  好的元數學 (比如數學基礎、哲學、歷史、學識或實踐方面的進展)；  

  嚴密的數學 (所有細節都正確、細緻而完整地給出)；  

  美麗的數學 (比如 Ramanujan 的令人驚奇的恒等式；陳述簡單漂亮，證明卻很困

難的結果)；  

  優美的數學 (比如 Paul Erdos 的「來自天書的證明」觀念；通過最少的努力得到

困難的結果)；  

  創造性的數學 (比如本質上新穎的原創技巧、觀點或各類結果)；  

  有用的數學 (比如會在某個領域的未來工作中被反復用到的引理或方法)；  

  強有力的數學 (比如與一個已知反例相匹配的敏銳的結果，或從一個看起來很弱的

假設推出一個強得出乎意料的結論)；  

  深刻的數學 (比如一個明顯非平凡的結果，比如理解一個無法用更初等的方法接近

的微妙現象)；  

  直觀的數學 (比如一個自然的、容易形象化的論證)；  

  明確的數學 (比如對某一類型的所有客體的分類；對一個數學課題的結論)；  

  其他。  

   

如上所述，數學品質這一概念是一個高維的 (high-dimensional) 概念，並且不存在

顯而易見的標準排序。我相信這是由於數學本身就是複雜和高維的，並且會以一種自我

調整及難以預料的方式而演化；上述每種品質都代表了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增進對數學的

理解及運用的不同方式。至於上述品質的相對重要性或權重，看來並無普遍的共識。這

部分地是由於技術上的考慮：一個特定時期的某個數學領域的發展也許更易於接納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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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方法；部分地也是由於文化上的考慮：任何一個特定的數學領域或學派都傾向於

吸引具有相似思維、喜愛相似方法的數學家。它同時也反映了數學能力的多樣性：不同

的數學家往往擅長不同的風格，因而適應不同類型的數學挑戰。  

 

  我相信「好數學」的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對於整個數學來說是非常健康的，因為它

允許我們在追求更多的數學進展及更好的理解數學這一共同目標上採取許多不同的方

法，並開發許多不同的數學天賦。雖然上述每種品質都被普遍接受為是數學所需要的品

質，但犧牲其他所有品質為代價，來單獨追求其中一兩種卻有可能變成對一個領域的危

害。考慮下列假想的 (有點誇張的) 情形：  

 

  一個領域變得越來越華麗怪異，在其中各種單獨的結果為推廣而推廣，為精緻而精

緻，而整個領域卻在毫無明確目標和前進感地隨意漂流。  

  一個領域變得被令人驚駭的猜想所充斥，卻毫無希望在其中任何一個猜想上取得嚴

格進展。  

  一個領域變得主要通過特殊方法來解決一群互不關聯的問題，卻沒有統一的主題、

聯繫或目的。  

  一個領域變得過於枯燥和理論化，不斷地用技術上越來越形式化的框架來重鑄和統

一以前的結果，後果卻是不產生任何令人激動的新突破。  

  一個領域崇尚經典結果，不斷給出這些結果的更短、更簡單以及更優美的證明，但

卻不產生任何經典著作以外的真正原創的新結果。  

 

  在上述每種情形下，有關領域會在短期內出現大量的工作和進展，但從長遠看卻有

邊緣化和無法吸引更年輕的數學家的危險。幸運的是，當一個領域不斷接受挑戰，並因

其與其他數學領域 (或相關學科) 的關聯而獲得新生，或受到並尊重多種「好數學」的

文化薰陶時，它不太可能會以這種方式而衰落。這些自我糾錯機制有助於使數學保持平

衡、統一、多產和活躍。  

   

現在讓我們轉而考慮前面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即我們到底該不該試圖對「好數學」

下定義。下定義有讓我們變得傲慢自大的危險，特別是，我們有可能因為一個真正數學

進展的奇異個例不滿足主流定義而忽視它。另一方面，相反的觀點──即在任何數學研究

領域中所有方法都同樣適用並該得到同樣資源，或所有數學貢獻都同樣重要 ─ 也是有

風險的。那樣的觀點就其理想主義而言，也許是令人欽佩的，但它侵蝕了數學的方向感

和目的感，並且還可能導致數學資源的不合理分配。真實的情形處於兩者之間，對於每

個數學領域，現存的結果、傳統、直覺和經驗(或它們的缺失)預示著哪種方法可能會富

有成效，從而應當得到大多數的資源；那種方法更具試探性，從而或許只要少數有獨立

頭腦的數學家去進行探究以避免遺漏。比方說，在已經發展成熟的領域，比較合理的做

法也許是追求系統方案，以嚴格的方式發展普遍理論，穩妥地延用卓有成效的方法及業

已確立的直覺；而在較新的、不太穩定的領域，更應該強調的也許是提出和解決猜想，

嘗試不同的方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不嚴格的啟示和模擬。因此，從策略上講比較

合理的做法是，在每個領域內就數學進展中什麼品質最應該受到鼓勵做一個起碼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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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與時俱進的) 調查，以便在該領域的每個發展階段都能最有效地發展和推進該領

域。比方說，某個領域也許急需解決一些緊迫的問題；另一個領域也許在翹首以待一個

可以理順大量已有成果的理論框架，或一個宏大的方案或一系列猜想來激發新的結果；

其他領域則也許會從對關鍵定理的新的、更簡單及更概念化的證明中獲益匪淺；而更多

的領域也許需要更大的公開性，以及關於其課題的透徹介紹，以吸引更多的興趣和參

與。因此，對什麼是好數學的確定會並且也應當高度依賴一個領域自身的狀況。這種確

定還應當不斷地更新與爭論，無論是在領域內還是從通過旁觀者。如前所述，有關一個

領域應當如何發展的調查，若不及時核對總和更正，很有可能會導致該領域內的不平衡。  

   

上面的討論似乎表明評價數學品質雖然重要，卻是一件複雜得毫無希望的事情，特

別是由於許多好的數學成就在上述某些品質上或許得分很高，在其他品質上卻不然；同

時，這些品質中有許多是主觀而難以精確度量的 (除非是事後諸葛)。然而，一個令人矚

目的現象是：上述一種意義上的好數學往往傾向於引致許多其他意義上的好數學，由此

產生了一個試探性的猜測，即有關高品質數學的普遍觀念也許畢竟還是存在的，上述所

有特定衡量標準都代表了發現新數學的不同途徑，或一個數學故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

段或方面。 

 

七、快樂家庭 

   

陶哲軒一句中文都不會講，他說：「即使我的雙親都是中國人，我覺得把自己視為

澳洲人比較合適。這不代表我時常和野外的鱷魚們相撲，但我確實喜歡 Vegemite (這是

一種漿，人家都用它的 Brand Name) 肉餡餅，澳式足球，歐式足球，板球，撞球，和

澳洲人和藹，誠實，及輕鬆的文化。」 

 

  由於不會中文，陶哲軒無法直接瞭解中國文化。不過，父母的中國背景多少對他產

生了一些間接影響。他說：「在我成長過程中，中國和澳大利亞文化對我都有薰陶，我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區分其間的差別。」 

  

  陶象國則提到，陶哲軒從中國文化裏學到的一點是保持謙遜，從不自大。  

 

  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以後，陶哲軒認識了聽他課的一位韓裔女孩。這位女孩名叫

蘿拉 (Laura)，主修工程，年齡比他小三歲。後來，兩人開始交往，並結婚，生有一子。

蘿拉目前是美國宇航局噴氣推進實驗室 (JPL) 的一名工程師，參與了火星探測計畫。  

 

  陶象國說，陶哲軒一家是快樂家庭生活的一個好典型，「我們和哲軒都覺得，做人

最重要的是快樂。」 

 

  從 2007 年開始，他開始將自己給博士開的數學課的講義貼在博客上，讀者可以上

網 http://www.math.ucla.edu/~tao/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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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初稿於 2008 年 6 月 18 日， 2010 年 11 月 28 日修改，2011 年 5 月 17 日增補。 

 

參考資料 

  

〈天才兒童,自己學會認字，陶哲軒：數學界的莫札特〉，《中國日報》2006 年 8 月 28

日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08/28/content_

5015292.htm 

〈陶哲軒：一個華裔數學天才的傳奇〉，《南方週末》，2006 年 8 月 31 日第 1177 期。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608310026.htm 

“An Interview with Terence Tao”, AMS Graduate Student Blog 

http://mathgradblog.williams.edu/?p=399 

劉小川：〈陶哲軒，未被神化的天才〉 

http://liuxiaochuan.wordpress.com/2008/07/19/%E9%99%B6%E5%93%B2%E8%B

D%A9%EF%BC%8C%E6%9C%AA%E8%A2%AB%E7%A5%9E%E5%8C%96%

E7%9A%84%E5%A4%A9%E6%89%8D/ 

 

【附綠】 

1. 〈陶哲軒: 做數學一定要是天才嗎？〉(劉小川譯) 

   

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大寫的：不！為了達到對數學有一個良好的，有意義的貢獻

的目的，人們必須要刻苦努力；學好自己的領域，掌握一些其他領域的知識和工具；多

問問題；多與其他數學工作者交流；要對數學有個宏觀的把握。當然，一定水準的才智，

耐心的要求，以及心智上的成熟性是必須的。但是，數學工作者絕不需要什麼神奇的“天

才”的基因，什麼天生的洞察能力；不需要什麼超自然的能力使自己總有靈感去出人意

料的解決難題。 

   

大眾對數學家的形象有一個錯誤的認識：這些人似乎都使孤單離群的（甚至有一點

瘋癲）天才。他們不去關注其他同行的工作，不按常規的方式思考。他們總是能夠獲得

無法解釋的靈感（或者經過痛苦的掙扎之後突然獲得），然後在所有的專家都一籌莫展

的時候，在某個重大的問題上取得了突破的進展。這樣浪漫的形象真夠吸引人的，可是

至少在現代數學學科中，這樣的人或事是基本沒有的。在數學中，我們的確有很多驚人

的結論，深刻的定理，但是那都是經過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積累，在很多優

秀的或者偉大的數學家的努力之下一點一點得到的。每次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的理

解加深的確都很不平凡，有些甚至是非常的出人意料。但儘管如此，這些成就也無不例

外的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之上，並不是全新的。（例如，Wiles 解決費馬最後定理的

工作，或者 Perelman 解決龐加萊猜想的工作。） 

   

http://mathgradblog.williams.edu/?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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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數學就是這樣：一些直覺，大量文獻，再加上一點點運氣，在大量連續不斷

的刻苦的工作中慢慢的積累，緩緩的進展。事實上，我甚至覺得現實中的情況比前述浪

漫的假說更令我滿足，儘管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以為數學的發展主要是靠少數

的天才和一些神秘的靈感。其實，這種「天才的神話」是有其缺陷的，因為沒有人能夠

定期的產生靈感，甚至都不能保證每次產生的這些個靈感的正確性（如果有人宣稱能夠

做到這些，我建議要持懷疑態度）。相信靈感還會產生一些問題：一些人會過度的把自

己投入到大問題中；人們本應自己的工作和所用的工具有合理的懷疑，但是上述態度卻

使某些人對這種懷疑漸漸喪失；還有一些人在數學上極端不自信，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當然了， 如果我們不使用「天才」這樣極端的辭彙，我們會發現在很多時候，一

些數學家比其他人會反應更快一些，會更有經驗，會更有效率，會更仔細 ，甚至更有

創造性。但是，並不是這些所謂的「最好」的數學家才應該做數學。這其實是一種關於

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的很普遍的錯誤觀念。有意義的數學科研的領域極其廣大，決不是

一些所謂的「最好」的數學家能夠完成的任務，而且有的時候你所擁有的一些的想法和

工具會彌補一些優秀的數學家的錯誤，而且這些個優秀的數學家們也會在某些數學研究

過程中暴露出弱點。只要你受過教育，擁有熱情，再加上些許才智，一定會有某個數學

的方面會等著你做出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這些也許不是數學裏最光彩照人的地方，

但是卻是最健康的部分。往往一些現在看來枯燥無用的領域，在將來會比一些看上去很

漂亮的方向更加有意義。而且，應該先在一個領域中做一些不那麼光彩照人的工作，直

到有機會和能力之時，再去解決那些重大的難題。看看那些偉大的數學家們早期的論

文，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有的時候，大量的靈感和才智反而對長期的數學發展有害，試想如果在早期問題解

決的太容易，一個人可能就不會刻苦努力，不會問一些“傻”的問題，不會嘗試去擴展自

己的領域，這樣遲早造成靈感的枯竭。而且，如果一個人習慣了不大費時費力的小聰明，

他就不能擁有解決真正困難的大問題所需要耐心，和堅韌的性格。聰明才智自然重要，

但是如何發展和培養顯然更加的重要。 

   

要記著，專業做數學不是一項運動比賽。做數學的目的不是得多少的分數，獲得多

少個獎項。做數學其實是為了理解數學，為自己，也為學生和同事，最終要為她的發展

和應用做出貢獻。為了這個任務，她真的需要所有人的共同拼搏！ 

 

2.〈如果菲爾茨獎得主陶哲軒在國內求學〉（毛建國），《中國青年報》2006 年 8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8/25/content_5006377.htm 

 

  8 月 22 日，在馬德里開幕的 2006 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當天宣佈，數學界的最高榮譽 — 

菲爾茨獎由 4 人分享，其中包括澳大利亞華裔數學家陶哲軒。31 歲的陶哲軒，也成為繼

1982 年首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教授獲菲爾茨獎後，獲此殊榮的第二位華人。（《東方早

報》8 月 2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8/25/content_5006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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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華人一條心，在高興之餘，就想，如果陶哲軒在國內求學，他會獲得如此巨大

成就嗎？ 

   

陶哲軒出生在澳大利亞，自小就被人稱為神童，他 8 歲上中學，12 歲已讀大學三年

級。這樣的經歷對我們並不陌生，在國內一些神童身上常常可見。更讓我們熟悉的是，

陶哲軒也曾參加過奧數，1986 年、1987 年和 1988 年，陶哲軒三次成為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最年輕的參賽者，分別贏得銅牌、銀牌和金牌。奧數神童陶哲軒成了菲爾茨獎的得主，

而我們那麼多星光閃耀的神童、奧數金牌得主呢？  

  筆者注意到陶哲軒的幾句話，「我想培養對數學的興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有能力

和自由跟數學一起玩 — 給自己找些小挑戰，設計一些小遊戲」。陶哲軒鼓勵人們「跟

數學一起玩」，他自己也是如此。可是國內的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嗎？很多人學習奧數

是被逼的，是帶有極強功利性的，如此沉重壓力下，他能享受到數學中的樂趣，能做到

「跟數學一起玩」嗎？ 

  

  如果陶哲軒在國內上學，他能「有能力和自由跟數學一起玩」嗎？我想，很難。環

境能改變人，很多東西不是由他、由他父母所能決定的。可環境對人的改變是潛移默化

的，正如「溫水煮青蛙」一樣，在點滴之中，即使勇士也未必能倖免。  

   

筆者還注意陶哲軒的一個經歷，他 24 歲就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終身數學教

授。在國內大學圈子裏，能夠容忍一個 24 歲的年輕人，成為終身數學教授嗎？「我勸

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可當人才到來時，我們的勇氣、魄力卻常常缺失。  

 

  歷史不可假設，我們也不能判斷陶哲軒如果在國內求學，是否會取得今日之成就。

我們只知道，陶哲軒不是在國內求學的，丘成桐也不是在國內求學的；我們還知道，我

們擁有若干的神童，曾經有很多人奪得過奧賽金牌，可是在科學最高峰，沒有見到他們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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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館之「清聖祖批校幾何原本」（下） 
張美玲 

台北市景興國中 

 

（接上期） 

三、《數理精蘊》中的《幾何原本》之底本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法皇路易十四對中國採取積極的傳教方針，派遣 6 名傳教

士以法國國王科學家的身分來到中國，張誠、白晉便是其中二位。康熙是一個愛好自然

科學的人，尤其對於數學、天文有特殊興趣，當他知道張誠、白晉等精通數學，便於 1689

年冬天，召見他們，請他們留在宮裡學習滿語，並以滿語教授數學。1據白晉於 1693 年

返法後給路易十四的奏摺稱，「為了不斷增加知識，皇帝旨諭我們用滿語進講《歐幾里

得原理》，……為了方便皇帝的學習，我們將這些定律用滿語翻譯出來，寫成文稿，並

在其中補充了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價值的定律和圖形。……康熙皇帝

充分掌握幾何學原理後，又希望學習應用幾何學，他旨諭傳教士們用滿語編寫一本囊括

全部理論的應用幾何學問題集，並用講解幾何學原理時所用的教學方法給他講解應用幾

何學。」2 

 

張誠在 1690 年 3 月 24 日的日記中寫道： 

 

為皇上講解了四條歐幾里得定律。皇上認為他已經完全理解，並殷切表示要在儘可

能快的時間內知道幾何原理的最必要的部份，以求弄懂實用幾何學。我們向他指

明，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們將只講最必需最有用的定理，而不依照漢文譯本中的示

例方法。這樣我們就能把課程縮短，並提供更正確的示例。陛下同意這一建議。我

們決計改用巴蒂氏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因為它的圖例比較易懂。 

 

26 日又寫道： 

 

開始講授巴蒂氏的基本定律。皇上煞費苦心地驗證兩者之間的差別，並比較他們的

表述方法。皇上用朱筆改正一些字，並向他們的侍從們說，這是一本不平常的書，

我們所要做的工作，也不可等閒視之。可見皇上對它的重視。3 

 

由上述可知，對於康熙皇帝學習幾何學的過程，張誠、白晉開始時用的是標準的歐

                                                 
1 李儼、錢寶琮 ，《科學史全集》 第五卷，頁 299。  
2 白晉，《康熙大帝》，收入於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皇帝》，人民日報出版社，頁 30-31。

李儼，〈明清之際西算輸入中國年表〉，《中算史論叢》第三集，收入李儼、 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

七卷，頁 66：「南懷仁死後，繼南懷仁的有張誠。張誠曾襄尼布楚條約之成，約成回京，與教士白晉逐

日入宮，將《幾何原本》、《應用幾何》，並《西方哲學》，譯成滿文，用以授帝。」 (見《熙朝定案》中

卷 1330 號第 59-60 頁。 
3 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1689 年 6 月 13 日～1690 年 5 月 7 日)（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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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里得之《原本》為教材，但康熙帝希望把學習時間縮短，於是，從 1690 年 3 月改用

巴蒂所撰的幾何學教科書Elémens de géométrie為教材。4這部九卷版的Elémens de 
géométrie是適合初學幾何者的入門書，以一種簡單迅捷的方式學習幾何學，無怪乎當康

熙表達「要在儘可能快的時間內知道幾何原理的最必要的部份，以求弄懂實用幾何學」

時，張誠、白晉等人會選擇以此本書為作為幾何學教科書的教材，這次講課用的《巴蒂

本》也因此形成了七卷版《幾何原本》，有滿文本、漢文本的寫本流傳至今。5 

 

又據《清代疇人傳》卷四十一記載，「乃命厚耀瑴成，並修書於蒙養齋，賜算法原

本、……、幾何原本、……」6陳厚耀與梅瑴成為《數理精蘊》的主編，康熙贈送的「幾

何原本」應即是《巴蒂本》所翻譯來的。7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數種名為《幾何原本》的清宮鈔本，如下： 

 

A 《幾何原本》七卷附序，滿文鈔本，三冊，編號律一二一九，45； 

B 《幾何原本》七卷附序及《算法原本》一卷，漢文鈔本，一冊，編號律八三五，29； 

C 《幾何原本》十二卷無序及《算法原本》兩卷，漢文鈔本，四冊，編號洪五九二，16； 

另一方面，筆者在國家圖書館善本也找到兩本名為《幾何原本》的清宮鈔本： 

D 《幾何原本》七卷附序，舊鈔本，六冊，索書號 305.4  06398； 

E 《幾何原本》七卷附序，清精鈔本，三冊，索書號 305.4  06399； 

 

以上A~E皆應是《精蘊本》之底本，為敘述方便，其代號分別以A~E表示之。A~E的內

容對於定義與命題皆未區分，其編排方式為幾何原本一第一、第二，…….。由於筆者無

法取得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三本藏書，故將以中國許多學者所寫相關文章為參考分析的依

據。8  

 

至於在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的《批校本》 (書號 06398)，筆者則逐卷逐題與《巴蒂本》

                                                                                                                                                             
頁 74-75。 

4 參閱李迪，《中國數學通史》明清卷 ，頁 213。 
5 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可知，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本滿文本，一本漢文本；北京圖書館有一本缺了一卷的

漢文本；國家圖書館有兩本漢文本，《批校本》與《精鈔本》。 
6 周駿富輯，《清代疇人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034，明文書局印行。 
7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本《幾何原本》七卷之漢文鈔本及一本《幾何原本》十二卷之漢文鈔本，十二卷版

的內容與七卷版大致相同，只是七卷版的卷六對應於十二卷版的卷六～卷十；卷七對應於卷十一～卷十

二。康熙帝贈送的是七卷版的《幾何原本》。陳厚耀與梅瑴成接受康熙皇帝的贈書後，開始編書，只是

康熙似乎並不滿意兩人所完成的書稿，於是，康熙五十一年 (1712)，重新組織編書人員，由何國宗、梅

瑴成擔任匯編 (相當於現在的主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幾何原本》十二卷之漢文鈔本，資料登錄即為

何國宗、梅瑴成匯編。 
8 所參考的專文：李兆華，〈關於《數理精蘊》的若干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 1983

年；李兆華，〈《幾何原本》滿文抄本的來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二期；莫德，〈《幾何原本》

有關問題研究 (五)－《數理精蘊》中的幾何原本之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1991 年

第二期；劉鈍，〈《數理精蘊》中《幾何原本》的底本問題〉，《中國科技史料》第 12 卷 第 3 期(1991 年)，
頁 88-96；劉鈍，〈訪台所見數學珍籍〉，《中國科技史料》第 16 卷 第 4 期(1995 年)，頁 8-21；李儼，《中

算史論叢》第二集，收入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六卷，遼寧教育出版社；李儼，《中算史論叢》

第三集，頁 65-68，收入李儼 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七卷，遼寧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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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蘊本》作比對，《精蘊本》共有十二卷，9《巴蒂本》共九卷，《批校本》共七卷。

前五卷有很高的相似度，其餘各卷在順序編排上有些異動，《批校本》的卷次內容較接

近《巴蒂本》，少了《巴蒂本》的卷七、卷八 (內容為不可度量、級數、對數)。 

 

國家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另一本抄本為《精鈔本》(書號 06399)，筆者亦是逐卷逐題

與《批校本》比對，發現《精鈔本》完全是《批校本》修改後一字不漏的內容，字跡寫

得更加工整。筆者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論文以及自行比對的結果，將上述A~E的版本作

分析與探討，尋求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並澄清有關《精蘊本》之底本的若干錯誤說法。

透過這些底本來源的探究，更能了解康熙時代的數學教育工作與數學思想。10 

 

筆者在最近完成的論文中，對於《精蘊本》的成書順序有較完整的說明，本文僅將

筆者研究之後的結論整理如下：11 

 

《批校本》 (D本) 為《滿文本》 (A本) 的譯本，而《滿文本》為譯自《巴蒂本》，

並參考歐幾里得的《原本》和阿基米德的《圓的度量》、《圓著圓球書》及《截錐面與橢

圓》等書編譯的講稿。《批校本》經康熙皇帝親自校對修改後，再依據修改後的內容寫

成國圖館的《精鈔本》 (E本)。從劉鈍的〈《數理精蘊》中《幾何原本》的底本問題〉得

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幾何原本》七卷之漢文抄本 (B本) 序言中有「幾何原本，數源

之謂，利瑪竇所著，因文法不明，后先難解，故另譯。乃度數萬物之根本，天文地理之

源流也」等語，E本也有相同之敘，又從劉鈍在〈訪台所見數學珍籍〉亦提及《批校本》

中的修改意見在B本上全被接受，而筆者比對D本與E本，E本除了卷首的敘與D本些許不

同外，其餘各卷之序皆相同，另在D本各卷修改處，E本亦全被接受，由此可知，B本與

E本內容完全相同，只是一在中國，另一在台灣。12 

 

1933 年，李儼先生將C本與《精蘊本》加以比較，「《幾何原本》十二卷四冊無序，

附《算法》(原本)二卷無序(懋勤殿，洪五九二，16 號)，疑為《數理精蘊》的底本」 。
131980 年時，李兆華將B本和C本作了比較，「兩本的卷一~卷五相同，B本的卷六與C本

的卷六~十相同；B本的卷七與C本的卷十一~十二相同，兩者在文字上有互異之處。B本

中的每種之前各有一序，C本無此二序。C本各卷的內容份量之安排較B本更合理，是B

為C之底本，無疑。」14 

 

                                                 
9 《精蘊本》分為幾何原本一、幾何原本二、……，共十二部分，為避免贅字太多，本專文以卷一、卷二、……，

共十二卷表示。 
10 可參閱筆者的碩士論文，《數理精蘊》中的《幾何原本》。 
11 可參閱筆者的碩士論文，《數理精蘊》中的《幾何原本》。 
12 李儼，《中算史論叢》第三集，收入李儼、 錢寶琮 ，《科學史全集》第七卷，頁 68：「《幾何原本》一

種，為孔繼涵 (1739-1783) 舊藏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此書卷一共十二頁，卷二共九頁，卷三共十頁，

卷四共二十一頁，卷五共二十二頁。以上共一冊。卷六缺，卷七共七十一頁，一冊。」此書因在中國，

筆者未能得知內容，但推測應是與 B 本及 D 本相同，若果真如此，則根據《批校本》修正後的內容所

謄寫的精鈔本至少有三本，二本在中國，一本在台灣。 
13 轉引自李兆華，〈《幾何原本》滿文抄本的來源〉。 
14 李兆華，〈《幾何原本》滿文抄本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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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整理分析，可知 A~E 本與《巴蒂本》(代號 P) 一脈相承，皆為《精蘊本》 

(代號 F) 之底本。這幾份文本之間的成書先後順序應如下列：P→A→D→B(E)→C→F。 

四、澄清《批校本》的若干錯誤說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頁 301 說明：「【幾何原本七卷六冊】舊鈔本 06398，

泰西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此書係西洋人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而徐光啟所筆

受者。…….四庫全書著錄此書，作六卷，與此本略有異同。……  

【幾何原本七卷三冊】清精鈔本 06399，泰西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換言之，國圖

館對此兩本鈔本皆稱「泰西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且說明為「徐光啟所筆受」。其實，

此一說法是錯誤，按此舊鈔本應是張誠、白晉等傳教士為康熙皇帝進講的幾何學教材，

採用的教本是法國耶穌會士巴蒂的著作，但張誠等人在翻譯此書時，作了不少的增刪與

重整，故此舊鈔本應更正為「法國巴蒂撰，張誠等改編，康熙校批手抄本」。而《四庫

全書》著錄的《幾何原本》六卷，才是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徐光啟筆受。兩者差異

極大，而非「略有異同」。  

 

 

圖 4-1：掃描自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十六卷第一期，館史史料選輯，頁 77，其中的「清聖祖批校

幾何原本」即是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的《幾何原本七卷》舊鈔本  

 

這本《幾何原本七卷》舊鈔本的來源，據《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十六卷第一

期，15館史史料選輯，頁 77，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書 (民國二十九年六

                                                 
15 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創設於民國 22 年，85 年始易名為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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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四日) 所載，16 「自第二次報告寄發後，此間續得書甚多。整批收購者，計有：

(一)王蔭嘉氏宿硯齋所藏元明刊本，17及抄校本書一百五十餘種，由來青閣介紹，以國幣

七千元成交。中有元延祐刊本書集傳，……，清聖祖批校幾何原本，……」，其中「清

聖祖批校幾何原本」即是《幾何原本七卷》舊鈔本。(圖 4-1) 

 

筆者因撰寫碩士論文之需要，向館方申請調閱此善本原件。18同時亦調閱了書號

06399 的清《精鈔本》。關於書目的介紹，參考圖 4-2 及圖 4-3，19國圖館對於此兩本鈔本

的內容簡述如圖 4-4，但作者及譯者皆有錯誤。前者裝訂成六冊，全幅高 30.7 公分，寬

19.5 公分，無欄格。每頁裱有襯紙，書眉有切痕，此切痕把康熙的眉批同時切除部份，

應是收藏者不知其價值而導致的遺憾。卷首有六個收藏者的刻印，由上而下分別是「國

立中央圖書館考藏」朱文方印、「秀水」朱文橢圓印、「王氏二十八宿研齋秘笈之印」朱

文長方印、「莫」「棠」朱圓白方連珠印、「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朱文長方印。20

頁邊和行間寫有批語和修改文字，正文抄寫十分工整，但有多處增補黏貼之處。後者裝

訂成三冊，版框高 20.2 公分，寬 14.6 公分，四周雙邊。版心花口，單魚尾，魚尾上方

記書名「幾何原本」，下方記卷次，再下方記頁次。經仔細比對之後，除卷首之「敘」

內容有些許差異外 (見圖 4-5 及圖 4-6)，其餘部分皆為前者修改之後的完整版 (見圖

4-7、圖 4-8 及圖 4-9)，對於康熙及校稿人員的修正內容與建議，一字不漏，全盤接受。

書寫精美工整更甚於前者，完全無任何錯誤修改之處，讓筆者一度認為這是印刷版，而

非手鈔。但國圖善本室前主任盧錦堂先生卻很肯定的告知筆者，這的確是抄寫較精美的

手抄本，故稱為精鈔本。「鈔」「抄」音義皆同。盧主任稱其有可能是寫樣本。21 

                                                

 

數學史家劉鈍曾將台灣的《批校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幾何原本》七卷附序

之漢文鈔本，作過認真比較，發現《批校本》中的修改意見在中國收藏的漢文抄本中亦

 
16 此資料係國圖館善本室前主任盧錦堂先生提供給筆者參考。「文獻保存同志會」為抗戰時期，一群在

上海的有識人士，深恐國家重要文化淪落異域，秘密搜購淪陷地區的珍貴典籍，這些古籍一部份藏匿於

上海、一部份運往重慶、一部份滯留香港，到民國 30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部分落入日軍之手，

運往東京，交給帝國圖書館，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方輾轉索回。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便將文獻保存會秘

密搜購的善本古籍，一起帶至台灣來，現藏於國家圖書館。 
17 「王蔭嘉氏」為收藏家的名字，「宿硯齋」為其書房名稱。 
18 「善本」一詞謂珍貴難得之古書刻本、校本、寫本和稿本，始見於雕版盛行之宋代。歐陽修《文忠集》

卷一四一<唐田弘正家廟碑>云：「自天聖(1023 年)以來，古學盛行，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唯

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推衍其義，則凡是經過精刻、精鈔、精校、精注，兼且流傳

稀少或年代久遠之書本，或有名人批點，或是稿本，皆可稱為「善本」。 
19 國圖館對此兩本鈔本皆稱「泰西歐幾里得撰，利馬竇譯」，且說明為「徐光啟所筆受」，其實為錯誤的

資料，此舊鈔本應是張誠、白晉等傳教士為康熙皇帝進講的幾何學教材，採用的教本是法國耶穌會士巴

蒂的數學著作 Elémens de géométrie，但張誠等人在翻譯此書時，作了不少的增刪與重整，故此舊鈔本應

更正為「幾何原本七卷，法國巴蒂撰，張誠等改編，清聖祖校批，舊鈔本」。 
20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頁 301。 
21 定稿本是指最終修改完成之文本，通常經過重新寫定，書面整潔，而非草稿面目。也有修改稿奉因已

修改完成，實際上即定稿本，或者說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寫定之本乃其副本。這種情況頗為複雜，

需與初稿本、其他修改稿奉或者寫定副本甚至印本校勘比對之後方能確定。經重新寫定之副本稱清稿

本，又稱謄清稿本。謄清稿本一般授門人錄寫，也有作者自己書寫。定稿本或有應付刊刻，徑用宋體或

楷體書寫於雕版格式之紙（紅格紙見多），以敷刻工粘於木板雕刻之用，這亦屬謄清稿本的形式之一，

但因其功用，專稱寫樣本或寫樣待刻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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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接受，22這與筆者比對《批校本》與《精抄本》的結論是相同。我們可以依此推知

國家圖書館書號 06399 的《精抄本》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號律八三五，29《幾何原本》

七卷附序漢文鈔本，是具有相同內容的藏書，顯見當時這本抄寫很精美的精抄本不只抄

寫一本。 

 

圖 4-2：從國家圖書館網站搜尋的舊抄本書目 
創作者應更正為「巴蒂(撰)」，其他貢獻者應更正

為 「(清)張誠白晉安多等人(譯)」    

 
圖 4-3：從國家圖書館網站搜尋的清精抄本書

目。創作者應更正為「巴蒂(撰)」，其他貢獻者

應更正為 「(清)張誠白晉安多等人(譯)」 

 

 

 

圖 4-4：兩本抄本在國圖館編冊時的內容簡述，作者譯者皆有錯誤，應更正為「法國巴蒂(撰)，張誠、白

晉、安多等人編譯」，舊抄本須再加上「清聖祖批校」，並且更正為「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三字」。 

                                                 
22 劉鈍，〈訪台所見數學珍籍〉。 



HPM 通訊第十四卷第五期第一六版 

 
圖 4-5：《批校本》的卷首                圖 4-6：《精抄本》的卷首 

 
圖 4-7：《批校本》卷一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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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精鈔本》卷一第十一「因圓徑之半。亦謂半徑線」，完全接受《批校本》 
修正後的內容  

 

 
 

圖 4-9：《批校本》卷六第四十八上方空白處之小楷批語「為加一倍比例者起至故謂加一倍之比

例也止安多張誠稱欲改寫為小字」，康熙批語「改小字甚妥」。《精抄本》完全接受校改意見。 

 
 
 
 
 
 
 
 
 
 
 
 
 
 
 
 
 
 

五、結論 

對於數學史未曾有深入研究的人，都很自然的誤將《幾何原本》與「歐幾里得」畫

上等號，包括圖書館的書目編輯者亦然。這導致在網路上搜尋《幾何原本》之古籍書目

時，常常出現一些相當混淆之錯誤內容。 

其實，所謂的《幾何原本》之中文譯本共有歐幾里得 (Euclid) 的《幾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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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與 巴蒂 ( Pardies) 的《幾何原本》(Elémens de géométrie)。前者由徐光啟、

利瑪竇於 1607 年合譯前六卷。23後者由張誠、白晉先譯為滿文，再譯為漢文，又有「七

卷」和「十二卷」兩個不同版本，「十二卷」版修改後收入《數理精蘊》。 

 

民國 29 年至 30 年抗戰期間，在上海淪陷區內秘密搜購的江南藏家累世珍籍，隨著

國民政府來台，目前藏於國家圖書館。由於整個搜購過程中的來往書函、相關簽呈以及

工作報告書等檔案，都完整保存至今，我們得以了解當時古籍搜購的艱辛與成果。在這

些古籍中不乏許多內容鮮為人知的珍本。其中的「清聖祖批校幾何原本」，即是當時搜

購的珍本之一。此珍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室中。由於「幾何原本」一詞，儼然已成

歐氏「幾何原本」的代名詞，故國圖在編列書目資料時，並未真正考究其內容，似乎理

所當然的就登錄為「幾何原本七卷，泰西歐幾里得撰，利瑪竇譯，舊抄本」，其實應更

正為「幾何原本七卷，法國巴蒂撰，張誠等改編，清聖祖校批，舊鈔本」。 

 

    此鈔本珍貴之處在於康熙帝親自校改。通過此鈔本的研究，我們不但可以印證許多

文獻所記載康熙學習幾何學的經過事實，而且對康熙的知識水平、滿漢文造詣、對學術

負責認真的態度，以及《數理精蘊》中的《幾何原本》之成書過程，都可提供有益的線

索和有利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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